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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有人质疑这个并非亲眼所见的消息，质疑者主要是我们定曲乡“待

嫁闺中”的青年们。于是关于这则消息的真伪立刻在我们定曲乡掀起了

一场空前的讨论，直到又一个消息的出现才让一切尘埃落定：朗卡家去

县城采购结婚用品了。

曲珍阿姐大我九岁，儿时我总喜欢跟在她的后面。我们两家是近亲，

由于这一层关系，我经常出入她家，她家的很多事情我都一清二楚。

阿姐是我们定曲乡数得上的漂亮姑娘，这一点，全乡的人都知道。她

要结婚了，这让乡里很多青年难以接

受，又无可奈何。我曾多次看到这些人

放下自家的事，争先恐后地去朗卡家

帮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定曲河应该

是最清楚的。

阿姐结婚，有一个人最为伤心。据

说他当时直接昏倒了，醒来后一个人

拎着几瓶酒到山上去了，傍晚才回到

村寨。有人看到下山的他，眼睛肿得像

个熟透的红苹果，走路都摇摇晃晃的。

他叫贡嘎，曲珍阿姐曾经的情人，是我

们隔壁村的。在朗卡家没出事前，这两人是我们定曲乡大多数人看好的

一对。两人相爱，家长支持，这在一直以来都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

主要婚姻方式的定曲乡是极为难得的。

唉，要不是那件事，他们两人如今应该是很美满的。那件事给朗卡家

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硬生生地拆散了曲珍阿姐和贡嘎。当时朗卡家迫切

需要一场喜事来冲刷霉运，河谷里的人很同情他们的遭遇，但都不愿意

让自家的孩子到朗卡家当上门女婿。因此，朗卡家只好把目光放到周边

地区了。

在定曲乡，大多数人只知道贡嘎和曲珍阿姐的事情，但阿姐和新女

婿的事极少有人知道。我是知情人之一，甚至曲珍阿姐结婚或多或少有

我的一份力。

我记得那个下午阳光格外明媚，给定曲河铺上一层薄薄的金灿灿的

光泽不说，还让人们的脸“羞”得通红，都像是喝醉酒一般。那天我和小伙

伴们相约去河畔玩，解解夏日闷热带来的不快。在途中我们遇到了曲珍

阿姐。

“弟弟，你等一下。”曲珍阿姐叫住我。我转过头，心里有些疑惑。

“阿姐，怎么了？”

曲珍阿姐将那一缕飘在脸上的头发放到耳朵后面，站在那里欲言又

止。我那几个小伙伴见状笑嘻嘻地围过来，我白了他们一眼说：“你们先

走，我马上就到。”他们没有回应，还是笑着站在那里，在我多番催促下才

不情愿地迈动步子，走得极慢。

我看了看他们离去的背影，轻声说：“终于走了。”转过身问曲珍阿

姐，“阿姐，有什么事吗？”

曲珍阿姐似乎有什么话难以出口，半天都是嘴唇微张却不吐字，只

是脸颊上的高原红更加红润了。说实话，看着阿姐这样，我有些不耐烦，

又不好意思表现出来。只好无奈地看着她、等着她。

我站在原地，时间催促着我的影子。终于，曲珍阿姐从口袋里拿出手

机，像是下定什么决心般重重吐了口气。

“弟弟，你可以帮阿姐在微信里加个好友吗？”她使用微信只会发语

音等简单的操作。

如果我有看穿一切的能力，我定会在她天珠般的眼睛里看到请求、

无奈、忧愁、犹豫，甚至期待等等，那样我可能也会知道一个人的眼睛里

可以有这么多东西。我有些疑惑，只是让我帮忙添加一个好友而已，她为

什么会有如此表情。

她将手机递给我，但如此缓慢，

仿佛那个手机有千斤重。

“当然可以啊。阿姐，你要加谁

啊？”我接过手机，点开微信。

“一……一个……一个朋友。”她

说话有些结结巴巴，我知道她并不是

一个结巴。

“哦呀，阿姐，那他的微信号或者

电话号码是多少？”

曲珍阿姐摊开左手，那是一张皱

巴巴的小纸条。不难看出被她攥在手

里很久了，甚至有些部分已经湿了，

可能是她手心的汗水弄的。

“阿姐，他是？”

“我……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哪里的，不是我们这里的吧？”

“不是，他是邻县那边的，叫曲批。”

“曲珍曲批，阿姐，你俩的名字还挺像的，叫着还有点顺口呢。曲珍曲

批。”我又叫了几遍，甚至当时就觉得这两个名字会产生某种联系。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阿姐听到我的话，脸色瞬间通红，仿若庞措山顶

的红霞。

我向对方发送了好友申请，刚要把手机还给曲珍阿姐，对方就通过

了申请，还发来一朵玫瑰和一个红心。我还在诧异之际，手机就被阿姐快

速拿回去了。

曲珍阿姐说句谢谢就小跑着离开了，像是在逃离什么，又像是去奔

赴什么。看着那个渐渐消失的身影，我陷入沉思。“曲批跟阿姐是什么关

系？”“阿姐今天为什么这么反常？”这些问题在我的脑海里如打死结的绳

子，怎么也解不开。

我索性也不想了，小跑着去找小伙伴们。

他们正在河畔嬉戏，我没有玩的兴致，避开他们走到那块熟悉的石

头旁。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有了独自坐在河边的喜好。一块不大

不小的石头，刚好可以让我盘腿坐在上面。我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定曲河

从我的身边流过。定曲河，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不为任何事情停止流

动。但有些时候，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它也和我一样有着各种情绪。

贰

贡嘎第一眼见到盛装打扮的曲珍，就开始爱上了她，说是一见钟情

也不为过。同在定曲乡，两人却并不熟悉。贡嘎中专毕业后待业，此前很

长一段时间都在学校寄宿，况且两人不是同村。

贡嘎永远怀念那一天、那一眼。

（未完待续）

壹

在康定喝酒，是一件既酣畅又伤身的

事。酒上桌，没人设防，自己一杯杯斟满，

然后干掉。酒瓶成堆散在脚边时，每个人

都在一个虚无的高处，尽情释放自己，直

到两眼昏花，舌头僵直，才跌跌撞撞回

家，像一头雪豹卧着疗伤，得用整整一两

天的时间，才能让肠胃和肝脏回到它们

习惯的状态。我常常觉得日常生活平庸

的重复比身体不适更可怕，因为几个朋

友总在身体缓和时再次邀酒，除非有迫

不得已的事，没人拒绝。周末，他们打来

电话时，我正在办公室里画一幅宣传

画，我手上沾着颜料，接过电话后我就

陷入激动中。

我们约在情歌广场边的一个烧烤

摊上，要了一大箱啤酒。虽离上一次喝

酒没几天时间，刚坐下时，都还有几分

矜持，烧烤摊缭绕的烟雾、行人和来往

车辆的喧闹很明晰地散布四周。几杯酒

之后，人才活泛开，话也多起来。嘈杂的

声音随之散去，像整条街只剩我们。天

一点点暗下来，各色街灯、

霓虹灯纷纷亮开。酒至此

时，谁都无法把控，只知伸

着脖子一杯杯往肚里灌。最

初的兴奋早已完结，到这份

上，几个朋友虽仍大着舌头

说话，意识中早没了对方，只

剩孤零零的自己被酒悬在半

空。不知是谁提出回家，我们

把最后一点酒倒进肚里，四

散走开。

我独自一人穿越情歌广

场，酒到高处，遍街的灯以及

跑马山星辰般闪烁的满天星

显得光怪陆离，不太真实。已

是凌晨一点多，我站在彩虹桥

上拦出租车，对面是情歌酒店

的旋转门，里边灯火通明，一

个穿裙子的女人正和一个发

福的男人走向酒店的门。我虽

醉眼迷离，却能分辨女人的身

材极好，她扭着腰肢踏上楼

梯，门旋转起来，男人伸手让

她先进，她跨进旋转门时侧了

侧身，露出半张笑脸。这一瞬，

我心里一惊，出租车已在路边

停下，我挥挥手，司机嘟哝着

说了几句把车开走。我穿过街

道 ，站 在 情 歌 酒 店 的 停 车 场

边，透过宽大的落地玻璃窗，我看见那个

女人站在柜台前，从手袋里掏出身份证。我

怀疑这一夜彻底醉了，用力揉了揉眼睛，我

越来越清晰地看见，好身材的女人正是郭小

溪。始终没看见那个胖男人的正面，我觉得

眼熟，我的酒已醒了大半，我看见他们拿着

房卡一前一后向电梯走去，我犹豫着该不该

进酒店。

这事够尴尬的，我在回家的路上埋怨要

不早一点，要不迟一点散场，这是回避的想

法，对于郭小溪，回避显然不行。她是我姐姐，

我撞见了姐姐有可能在宾馆私会。

我没再拦出租车，我在深夜的凉风中思

索，需不需要把这事告诉父母，我能想象他们

在听见这事之后的惊惶，可怜的老两口，他们

一定给吓得魂飞魄散。我也不能告诉老婆，我

只能自己承受。我打开门，屋里亮着一盏小

灯，老婆早已睡下，我悄悄躺上床，心中的愤

怒升起来，郭小溪在玩火，她不仅要烧掉自

己，还得波及全家。谁让她找的男人是廖二娃

呢？她不惜与父亲闹僵，嫁给廖二娃，如今又

干出这样的事，完全不顾虑一家人的安危。

贰

我记得她在读高三时就和廖二娃牵连上了。

事情得从郭小溪高三最后一学期说起，

她面临高考，那时候高考虽不像现在这样举

国上下都关注，父亲还是倾尽了全力，小溪成

绩好，他把一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从

早餐开始，他都精心安排，每一餐吃什么，营

养搭配非常考究，父亲写好第二天全天的食

谱，母亲就拿着菜单去街上采购，把这些东西

一一兑现到餐桌上。食物安排周全，我们的时

间更被拿捏得很死，吃饭、睡觉、起床，都被准

确地刻到那个有一只公鸡啄米的小闹钟表盘

上。尤其下午回到家中，父亲要求绝对安静，

紧闭了门窗。他自己原本有些爱好，晚饭时

喝两小杯，就着酒菜，兴起了拉一段二胡，不

过那段时间他不仅不沾酒，二胡挂在墙上也

蒙了尘。吃过饭，母亲安安静静收拾完，他

们就关进寝室里，我们也都回到小小的房

中，没任何声息地让郭小溪复习。那一段时

间，家里死寂一团，都快憋出病来，这时候

廖二娃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我家。

我记得那天下午回到家中，母亲在厨房

做饭，郭小溪和父亲还没回来。我回家时，

母亲听见门响，从厨房支出脑袋看了看，又

迅速缩回头。我将书包扔进房间，坐到客厅

木椅上。不一会父亲回来了，他的脸色阴沉，看

看我，闷闷地说：“还不做作业？”转身就去了厨

房，他在厨房里跟母亲小声说：“今天听熟人讲

小溪，说她和一帮街痞混在一起。”

母亲惊异地说：“啊！怎么可能？”

父亲说：“我也觉得不可能，但同事讲得

有鼻子有眼，那是个街痞头子，叫廖二娃。”

母亲短暂地沉默一会儿，说：“小溪漂亮，

像我年轻时一样，这模样难免有缠她的人，你

得相信自己的女儿，她那么懂事，根本不可

能，传这话的人就没安啥好心，这样说女儿，

你不该给那人留情面。”

父亲释然了，叹口气说：“我也这样想，我

后悔没当面说她几句。”母亲说：“那人要再说

这事，就别留情面了。”

他们正说话，郭小溪回到家中，她对我很

亲切，坐到我边上，一手盖住我脑袋，晃了晃

说：“今天怎样？没在学校调皮吧？”

听见小溪的声音，父亲忙跑出厨房说：

“开饭了。”

那一天吃饭的时候他们并没提这事。刚

吃完饭，父亲对郭小溪说：“这段时间没什么

事吧？”

郭小溪不解地瞪着眼说：“没

事啊，整天忙着学习呢。”

母亲在餐桌下踢了父亲一脚，

他不再继续问，只说：“从明天开

始，我送你们去学校。”

第二天，父亲就时常送我们去

学校，也来学校接我们回家。他还

特意对母亲讲了讲那熟人，说专门

找到她训了一顿，把她训得掉眼

泪，一直跟着想解释清楚。

我熟悉廖二娃，康定长大的男

孩子对那伙人都带着崇敬。廖二娃

是他们的头，这说明他在那伙人中

打架最厉害。他有一头长发，穿着

时兴的苹果牌牛仔衣、裤，如果不

是右脸颊上那道突出的伤痕，怎么

看他都更像一个长发飘逸的画家。

他眼睛不大，个头也一般，人虽瘦，

却感觉壮实，苹果牌牛仔衣遮住的

都是肌肉。右脸颊上的刀伤有一指

长，像一条虫爬在那里，这伤痕让

他的脸始终显出一种坏相。

不久之后，一天下午，父亲接

我们回家，廖二娃和一帮朋友跟在

我们后面，他们不像平日里逗女孩

那样乱打唿哨，只沉默而坚定地跟

着。父亲的表情很沉重，他只回头

看了一眼，然后不断加快脚步，我

们几乎小跑着回了家。母亲在家中

做饭，见我们喘着气，问：“怎么了？”父亲忙

说：“没事，走快了点。”

那段时间，一伙人有事没事都爱跟在我们

后面。我们所居的房是几幢楼围着的，楼不高，

就五层，院子挺小，母亲在教育局工作，这里住

的多是教育系统的人家。郭小溪在家时，他们

就来到楼下，或站或坐，在院门两边排着，嘴角

斜叼香烟。一边是文绉绉的教员，多数戴眼镜，

说话斯文，走路也小心得怕踩着蚂蚁。一边是

街痞，衣着混杂，皮夹克、牛仔夹克，他们露出

手臂上歪歪扭扭刺的忍字或龙图案，腰带上挂

着云南匕首。这反差让院子里的人都非常诧

异，以为是哪家和他们结了仇，许多人能不出

门尽量不出门，走出那道门时，动作小心得变

了样，脚步扭曲，像刚刚学走路。不知谁打听到

这一伙人聚集院门前和郭小溪有关系，这个乖

巧懂事的女孩怎么就招惹上他们了呢？那段时

间，宿舍楼里原喜清静的人家开始串门，他们

到我家，斜靠着门闲聊几句，问郭小溪的学习

情况，准备考什么大学。父母以为别人关心女

儿，直到母亲去宿舍公厕方便，隐在最角落的

蹲坑听见别人讲这一伙街痞与女儿有关，才气

急败坏地跑回家来。

“我只当这些人热心，来关心小溪，没想

他们心里坏着。”母亲说。”怎么了？”父亲说。

“你去给那什么廖二娃说，让他别在院门前骚

扰小溪。”

一听这话，父亲的脸就苦了，无奈地说：

“让我怎么去给他们说啊？”

母亲说：“你一个大男人，还怕这帮青屁

股娃娃？”

父亲说：“弄明白再说吧，这事处理不好，

容易出问题。”我看见了父亲的怯弱。

晚饭时，父亲不经意地说：“小溪，这一段

时间有人为难你不？”

郭小溪不解地看着父亲说：“没有啊。”

母亲憋不住，直接说：“成天在院门前守

着的那些街痞，听他们说，和你有关系？”

郭小溪甜甜一笑，说：“他们老爱跟着我，

别的也没什么。”

母亲转头给父亲说：“你看，真是这样呢，

你去给他们说说，别再缠小溪。”

听这样说，父亲的脸急红了，说：“他们只

是跟着你？拦你没有？”

小溪说：“没啊，就跟着，连一句话都没说。”

父亲摊开手对母亲说：“这怎么说啊？”

母亲说：“你要不管，我就出面了，我去告

诉他们，再这样跟小溪，我去找派出所。”

（未完待续）

我将号码输了进去。这是

一个男人的微信，名称写的是

“康巴汉子——曲批”。点开头

像是一个梳着三七分，浓眉

“小眼”的人。薄薄的嘴唇外胡

茬清晰可见，嘴里还叼着一根

烟。目测年龄二十五六岁。

流动的定曲河

野
马

◎
尹
向
东

曲 珍 阿 姐 一 个 月 后 结

婚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

我们定曲乡。一时间这个消

息成为我们定曲乡的热门

话题。

◎四郎彭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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